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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志願軍報到會合後的納雅似乎在軍隊裡看見一些眼熟的面孔，但她選擇了不上前去打招

呼，畢竟在自認記憶力已經不如以往的現在，她實在沒有辦法保證對方是否就是自己所記得的

對象。

　　隨隊進到森林後，由各隊傳令傳來的消息要求每個小隊都派出些許的人手去干擾數支十多
人組成的小型軍隊行進，以免後方包含王子在內的主力部隊被阻斷在諾林的山區內。

　　納雅自告奮勇決定擔任游擊軍的其中一人。

　　當傳令看見她那副殘缺的外貌雖然一瞬露出了質疑的表情，但畢竟有人願意擔起游擊的工

作也讓對方鬆了口氣。

　　將行李留在隊伍內的後勤馬車上，納雅單手扯過韁繩，朝著傳令所告知的方位快速策馬而

行。

 
　　如同傳令所敘述約莫在距離前方部隊幾公里遠的位置，果不其然的發現了一支正以穩定速

度前進的小型軍隊。

　　如果就這樣直接騎馬衝陣的話，若不是有勇無謀就是藝高膽大了。

　　把馬匹安置在森林深處，並確保嘶鳴聲不會引起注意，納雅在猶豫了幾秒到底該選用單手

劍還是自己愛用的寬刃刀後，立刻快步地朝王國軍疾步奔去。

　　小心翼翼的在有大量灌木生長的緩坡上伏低身，納雅輕而無聲的吐出口氣，調整自己的注

意力及呼吸。
　　眼前的小型軍隊以搜察為目的，編制為十五人一隊，雖然考量到也許會與復國軍有戰鬥的

可能性，每個人都裝備俱全，但那也只是以輕裝為主的皮甲。

　　納雅無聲的笑了下，後退幾步抽出自已背上的武器，加快腳下速度，一口氣衝出灌木叢。

　　這短暫的接近戰充其量也只是負責拖延王國軍的腳步，為的只是能讓後方的主力部隊能順

利離開諾林，因此傷人不是主要目的。

　　最前方的軍旗被她一刀斬斷，隊伍因為突然的攻擊而方寸大亂，負責指揮的隊長怒吼著要

人立刻將納雅制服。
　　可是她只不過是個吸引注意力的誘餌，在隊伍亂了原有的步調同時，自森林深處傳來輕微

的弓響，接著便是無數的箭雨落下。

　　在隊伍中央的納雅伸手扯過一名軍士，用對方的身體權充為自己的擋箭牌。

　　一波箭落，納雅推開已經毫無氣息的士兵，揮舞起那把其實不適合在平地步行作戰的寬刃

刀。

　　每一刀，瞄準的皆是皮甲那防護最為脆弱的接縫處。

　　「納雅．羅烈德！」
　　不知是誰喊出她的全名，薄藤色的視線掃過全場，納雅找不到那名似乎認識自己的軍士。

　　眼前的每張臉孔都似曾相識，但又不甚熟悉，她最後放棄尋找，專心一意揮動手中的刀

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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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屬相撞發出刺耳噪音，納雅皺起眉間，暫時將檢查武器的念頭壓下，咬牙用力振臂格開

那把朝自己正面揮砍而下的制式軍刀。

　　退役後長年擔任流浪護衛的關係，理應早就應該習慣在只有單手打鬥的情況，這時納雅卻

罕見地痛恨起自己失去的左手。
　　使勁將對方的攻擊轉移方向，她抬腿弓膝重重撞擊那名兵士的腹部後，隨即轉身揮刀斬下

了另一名王國軍的手腕。

　　以往總是面對著為了搶奪貨物而出其不意的山盜，如今卻是要將自己的劍刃朝向幾乎不復

記憶的軍隊同僚，如此的反差令她在閃過一把從側邊殺至的長矛時忍不住露出微笑。

　　在身手底處那根深蒂固的軍隊劍術讓納雅得以避開大多數直指要害的致命攻擊，但相反

的，小型軍隊中因她而負傷的人數隨著時間逐漸增加。

　　這只是場短暫的拖延戰，重點不是在趕盡殺絕而是要拉長王國軍搜察的時間，好讓兩位王
子及參謀所在的主力軍可以順利離開。

　　納雅低下腰躲過直取頸部的揮砍，幾步上前撞開擋在山坡地前的數名士兵，在軍隊的叫嚷

及指揮官慌亂的命令之下滑落山坡。

 
　　不知從何處傳來聽似鳥鳴的笛哨說明著這小型的游擊戰進入收兵階段，藏身在一處茂密灌

木中的納雅謹慎地探頭，確認那批負傷累累的王國軍並沒有派人下來搜索山坡，輕嘆口氣後大

略地檢視自己手上的寬刃刀。
　　當初在離開王城時用了幾枚金幣購得的武器沒有任何損傷，彎身抓起一把乾燥的泥土抹擦

著金屬刃身，將方才打鬥時所沾附的血漬拭去。

 
　　「……那小隊裡，似乎有認識我的人呢。」

　　繞了點路回到安置馬匹的林內，納雅邊喝著水囊中的清水邊喃喃自語。

　　身旁的馬匹依然專心一意的咬著地上的青草，方才戰鬥時所有的刺耳噪音、高聲嚷吼及燥

熱呼吸不過就只是幾瞬之前的事，她收妥水袋拍了拍那匹自巴薩跟著自己來此的深褐色駿馬。
　　「回去吧。」

　　跨上馬背，伸手扯了扯韁繩，身下的馬匹立刻照著她的意思往復國軍所在的方向小跑步前

行。

　　「這麼說來…還得向參謀回報呢。」

　　想起多年以前也許見過面的那位冷情參謀，納雅英氣的眉間不禁輕蹙。

　　但是該回報的軍情是不允許拖延的，雙腿一夾，驅策馬匹加速回到隊伍。　


